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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完婚以后，张遇冬先生携妻钟福
梅女士又回到上海继续自己在光华大学经济
系的学业；此时，钟老先生在上海的瓯海银行
经营有方。张遇冬的到来，就直接进入岳父大
人的瓯海银行任襄理一职并被寄予厚望，俨
然便是钟家事业的接班人。

!"#!年，张洵澎出生在上海市中心的海
格路（即今华山路）上的幸福公寓，是
一处闹中取静的优雅的所在。如果将
上海的马路比作女子，那么华山路也
许就是《牡丹亭》里那个美貌灵秀的
大家闺秀———杜丽娘，虽然接近喧嚣
的闹市中心，却依旧保持着那份难得
的娴静优雅。

华山路是一条文化底蕴厚重的
马路，从南京西路（愚园路）起到肇嘉
浜路（徐家汇）的几千米中，连绵不断
地排列着的百年老建筑，它们如隐士
般在岁月变迁中保持着自己独有的
姿态。偶尔开合的铁门，备显神秘，只
留给路人匆匆一瞥。门内繁茂的绿树
枝叶探出门外，攀上山墙的青藤，夕
阳下鲜艳的建筑轮廓，路灯下建筑拉
长的身影，总会令路人有一点心动。
禁不住想窥视、想究探……

华山路的姿态，清高却并不孤傲，这还须
归功于那些依然笔挺矗立在街道两边的建筑。
你走近它、却难以亲近它，它和路人始终有一
种游离的气质。如果你顺着曲径通幽的小巷，
深入到整齐洁净的西式弄堂内部，车水马龙的
声音又瞬间被摒除在外。这种外热内敛的气
息，恰是典型上海人最推崇的精神实质。

华山路 $%$弄，离张洵澎家老房子 $"$

号不及百步之遥，这是蔡元培的故居。这幢欧
式的三层花园洋房，陡斜的两坡屋顶，山墙一
段露出深色的木构架，深灰色卵石墙面，加上
红瓦屋顶，显得亲切而高雅。蔡元培先生自
!"$&年寓居于此，同年 '!月 (日，他带头与
交通、同济、暨南、浙江等大学校长，有黎照
寰、翁之龙、何炳松、竺可桢等联名致电九国
公约会议，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日本对华
之侵略，并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
我国文教机关之暴行……
信步走来，张洵澎家老房子斜对面、位于

华山路 $&%号的是具有西班牙风情的海格大
楼，这是一幢近代西班牙风格的建筑物，处处
可见鲜明的欧陆古典艺术装饰手法。在绿草
如茵的花园衬托中，大楼的主体建筑美轮美
奂。丽日晴天，它那白色的外墙面和典雅的建
筑风格，往往令人联想起沐浴着灿烂阳光的
地中海城市，令人情绪高涨。新中国成立后，
这里曾经是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现在是接

待八方来客的静安宾馆。
往西不远，华山路 &$)号，是有

着“海上名楼”之称的枕流公寓，当
年是李鸿章小儿子李经迈的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原本居住在公寓
内的外国人陆续离开，一批文艺界、
商界人士渐渐成为了枕流公寓的主
人。公寓给人的感觉就像文艺界的
高级宿舍，“金嗓子”周璇等，便曾经
是枕流公寓的住户，她从 !"$(年起
搬进这座大楼，一直住到 !"*&年 "

月 ((日去世。其他如文汇报总编辑
徐铸成、越剧名家傅全香、范瑞娟、
王文娟、电影明星乔奇、孙景璐以及
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等都在此住过。
顺着枕流公寓往西，就是名闻遐

迩的丁香花园，一座中西合璧的大花
园。曾经有人这样喟叹，即便是到了今天，华山
路的丁香花园以及许多类似别墅，依然具有金
粉世家、高墙深院的神秘与美丽，当今天的人
们用心灵去触摸历史的封印，华山路，便以它
独特的内涵，填补着旧时的上海繁华梦。
此外，俞振飞、言慧珠夫妇居住的“华

园”，白杨的故居“小白楼”，中央领导人下榻
的兴国宾馆……在华山路梧桐树的掩映下，
格外清新雅致。
如今，昔日的故事早已成过眼烟云，旧时

贵族富豪的身影也已消逝，但我们还是能感
觉出华山路的气质：一种天然的高傲和幽静，
一种钟鸣鼎食的世家气度。
当历史成为传说，当传说成为回忆，走在

华山路上，一股海上春梦般的浪漫气息扑面
而来。作为上海老牌的贵族街区，每一幢华山
路的幽深宅第，虽已物是人非，但其不菲的价
值从来都无庸质疑，每一幢老房子和新房子，
都深深镌刻着老上海的精神烙印，成为上海
独特人文魅力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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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世新

! ! ! ! ! ! ! ! ! ! ! !#"忻飞失联

“哇，上帝，做梦也没想到是一架公务机
发起了电子攻击！”尤子奇惊得忘了拍照。
一分多钟后，钟波达面前的花屏变成了

黑屏。而马葛亮那边的雷达操作员急急报告：
“我方新无人机失联+猎鹰公务机也失去回波
信号！”难道飞机相撞全坠海了,！这一切来得
太快而怪异，恍如噩梦+

天门山上，忻飞的朋友们几乎都惊呆了，
不知所措。钟波达把迷彩帽紧紧抓在手里，但
额上仍渗着豆大的汗珠；尤子奇看着他，几番
欲言又止；梦韵则死盯着小门神还调节着的
监控屏，巴望着出现奇迹。

加密对讲机里传来马葛亮急切的呼喊：
“钟记者，那监视器还在你这里吧？现在有一
架直升机来接你，我们需要马上对其中的信
息进行分析，听清楚了吗,”
话音刚落，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从山谷传

来，一架军用直升机突然从山的一侧升起，然
而又平移过来，悬停在钟波达他们头上。旋翼
刮起的大风把地上的枯枝落叶，以及地面上
的矿泉水瓶全扫得乱转，梦韵因站立不稳跌
坐在地上，一脸茫然。钟波达大声对小武交代
了几句便跑向机上垂下的吊篮。
机身颤动，钟波达的心也在颤抖：忻飞是

死是活？这试飞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好兄
弟，你在哪里？”天地不会做答，暮霭四合。

直升机飞越过一座座灯火初上的城镇，
在长江南岸的一个野战机场降落了，从这里
众多的各型天线可看出这是一个有着很好的
指挥通讯功能的基地。
舱门一打开，他便看到马葛亮满脸焦急

地等候在下面。钟波达被带去见到了杨司令
等几位将校，送上了忻飞那个遥控器，并按要
求详细汇报了亲历的试飞情况。他注意到他
讲的信息由电子标绘员迅速补充到大型屏幕
上，在那上面可看到忻飞失联的基本位
置———那是一片临近公海的区域，附近有移
动的红绿信号闪烁，应该是舰机搜寻的信号。

“好，有需要时我们再找你。辛苦你了！”杨
司令离开铺着绿绒布的会议桌，走了过来，眉宇
间透着深深的焦虑和惋惜。“信息化时代真是难
分平时和战时，忻飞的研发太有价值了，但也引
来了敌人的孤注一掷！我们会尽力找寻他+ ”
钟波达同首长告辞后，由马葛亮送出来。

两人并排走着像难兄难弟。马葛亮说：“我一
直有个隐忧，就是那次尤子奇所拍到的东西
可能是个关键，如果真有敌特接收，而敌方的
读解能力比我们强……”望着机场上星星点
点的各色灯标和朦胧机影，停下了脚步。
“那针尖大的窟窿也能透过斗大的风。”

钟波达握拳砸了下一旁的树干。“现在至关重
要的还有忻飞办公室里的物品，可能藏着重
要信息。不知现在能封存吗？”“嗬，因为是民
营企业，还要与林总沟通。好在那里已处于我
们严密的监控下，什么东西都出不来。我马上
就要去那里，你是搭我们的直升机回上海，还
是送你回天门山？”“与你同行吧！我跟天门山
那边通个电话。”钟波达按亮手机。

当晚十点多钟，在飘起的雨丝中，钟波达
和马葛亮赶到了苏州河边的奇飞乐公司，林总
是得到梦韵通报而获悉忻飞出事的，他比他们
早到了一个多小时。他俩见到林总时，他正坐
在前台一侧的沙发上，手托下巴，苦笑相对，就
像到一家破产公司捡回点东西的投资者。
钟波达乘马葛亮和林总交谈时先进入了

忻飞的办公套间，睹物思人，他感到胸口发
闷。这里是忻飞研发冲刺阶段的“鏖战地”，卧
室里床铺凌乱，桌子上留着吃剩的方便面纸
碗、没吃完的辣椒酱瓶，看得出他研发紧张时
也不分什么白天和黑夜，吃饭也是有一顿没
一顿的。但办公室里却是另一种景象- 资料
夹、几台电脑以及叫不出名的设备都摆放得
井然有序，钟波达知道，会有专业人员把这些
连同废纸篓都一一检查。而他最关心最惦念
的是那本绿色笔记本，听梦韵提及过那是忻
飞记录他研发心路的。可此时无论他怎么找，
就是找不到+ 难道已给谁拿走了？！
手机响了，是梦韵的电话，急切的语气说

她有重要事要找他，她已搭乘红眼航班到了
虹桥机场，一个小时后可到电视台。

忻飞的那个绿本子被轻轻推到了钟波达的
面前，梦韵乌亮的卷发上也粘着颗颗莹亮的雨
滴，她脸上的水渍分辨不出是雨痕还是泪痕。


